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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亡，中国不灭。在烽火连天的抗
战岁月里，一群中国文人用笔杆子撑起民族
的精神脊梁，在文化阵地上守护着中华文明
的不灭薪火。

中央电视台一套近期播出的电视剧《阵
地》，将叙事重心聚焦于素有“文化抗战堡垒”
之称的桂林，展开一幅不同以往的新异的抗
战图景。

该剧选择了国内影视较少单独深入挖掘
的“文化抗战”作为核心叙事，这使它在众多
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独具匠心、另辟蹊径，不
仅实现了题材层面的创新突破，更完成了一
次深入历史肌理的精神寻根。

《阵地》通过再现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
盛况，让观众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汇聚在
桂林的中国文化人在艰难条件下传播文化，
抚慰民众，动员抗战，重塑了一个民族不屈的
灵魂。

笔墨刀枪，文心长城。精神力量的兴衰
与强弱，直接关乎民族命脉的赓续与传承，这
使得文化抗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次要战场，
而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根本
性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李克农、夏衍等中共文化骨干南下桂
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复刊《救亡日报》，广
泛团结百余位文化、教育、艺术界精英，以笔
墨为刀枪，以作品为枪弹，在中华民族最危险
的时刻，用文化与信念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
的精神防线。

《阵地》以浓墨重彩的笔触，熔铸了精神
意志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深刻主题。剧中，
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得知有许多贫民在日
机轰炸中家破人亡，以致绝望自尽时，一语道

破了精神防线的至关重要性：“若此类悲剧一
再上演，恐怕无需日军来攻，我们自己便已从
内部瓦解了。”

同样，当《救亡日报》刚刚复刊，其印刷厂
便被敌机炸弹摧毁，一些机器化为废铁，弥漫
在报社上下的低沉士气更甚于战火硝烟。面
对此情此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
克农提醒众人：“一次轰炸便让大家垂头丧
气，岂不正中敌人下怀？”

《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的大声疾呼则更
为振聋发聩：“报社的房屋塌了，可以另寻他
处；机器毁了，可以重修再购。但我们的抗战
意志，绝不能被这几枚炸弹炸垮！”

电视剧《阵地》正是通过这一个个重要场
景和关键人物，深刻揭示了精神长城之于民
族存亡的支柱意义。

诚然，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与
教育事业难以正常发展。然而，电视剧《阵
地》生动地向观众揭示：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的远见卓识与坚强领导，以及一大批爱国文
化人士在危难中的坚守与支撑，才使得桂林
这座战时的文化城池，在硝烟弥漫的危险境
遇里，不仅没有沉寂和退守，相反迸发出坚不
可摧的精神力量。

电视剧《阵地》中最为动人之处，莫过于
展现民众如何在文艺的鼓舞下，重拾信念、凝
聚力量。

在榕城饭店的大厅里，诗人艾青为几位
刚穿上军装的青年战士朗诵他抵达桂林后创
作的著名诗作《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
深沉悲壮的诗句，叩击着每个人的心弦。

随后，年轻音乐家李陵带领众人高唱《义
勇军进行曲》，歌声愈唱愈响亮，连街边的行
人也驻足凝听，最终汇入这澎湃激昂的合唱。

在阴暗潮湿的岩洞中，躲避日军空袭的
民众面带忧惧，气氛凝重低沉，而新安旅行团
的孩子们，则以清亮的歌声驱散恐惧的阴霾，
更带动大家动手清扫岩洞，在困境中重建秩
序与希望。

得益于教育家陶行知的号召与倡导，桂
林大力推行“岩洞教育”，空袭警报声成为上
课的钟声，幽深的洞穴化作传授知识的课
堂。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比敌机的轰炸更加

响亮有力。
与此同时，任素宁在《救亡日报》上连载

《南京惨案亲历记》，以血泪记忆点燃民众抗
战的决心；剧院中，《梁红玉》《一年间》《台儿
庄战役》《秋声劫》等剧目的接连上演，接续焕
发激荡着观众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局最为艰
难的阶段，文化界更合力筹办影响深远的“西
南剧展”，发出那个时代振奋人心的最强音。

电视剧《阵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将文
化战与枪炮战交织在一起。剧中既有前线飞
机轰炸的恐惧场面，也有后方文化人斗智斗
勇的精彩情节，这种叙事方式在抗战剧中颇
为新颖。

主创人员“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
原则，不仅“集首有交代，集中升高潮，集末留
悬念”，还运用了“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
是会有的实情”这一创作手法。

《阵地》对历史细节的精准还原，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如第3集中巴金拜访刚到桂
林的陶行知，在人物对话中传达出文化人士
在桂林的艰难处境。这些内容，在他们的作
品和历史资料中均有迹可寻。

敌人的炮火也许能够攻陷坚固的城池，
却无法湮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残酷的战
争也许能够撕裂广袤的土地，却难以阻断中
华民族精神之河的奔涌向前。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电视剧《阵
地》的播映，不仅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一次深
情回望，更是对支撑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精
神本源的一次深刻寻访。该剧正是通过厚重
的历史意蕴与炽热的人文情怀，唤起了人们
对文化力量的重新认识，对民族精神的深切
认同。

图为《阵地》海报及影视资料

以文化抗战捍卫民族不屈灵魂
刘金祥

来龙去脉

眼泪，一种弱酸性的透明
无色液体。但它并非寻常的液
体，因为情感的发酵，它可能有
着惊天动地的力量。

作家苏童眼中最不寻常
的眼泪，无疑是孟姜女的眼
泪。他为此写了小说《碧奴》，
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
说。“眼泪是一种悲伤到底的
力量”，他把孟姜女誉为“眼泪
之神”。

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寒
风凛冽的深秋，善良痴情的孟
姜女历尽千辛万苦，为在北方
筑长城的丈夫送棉衣。当她
千里迢迢来到长城，丈夫已
死，而且被深埋在长城之下。

此时的孟姜女悲痛欲绝，
她手扶长城，失声痛哭，七天
七夜不绝。她眼中的泪水，让
白云停步，百鸟噤声，海潮翻滚，八百里长城为之崩
塌，露出了丈夫的尸骨，孟姜女也因悲痛投海殉夫。

孟姜女的眼泪，是忠贞的爱情之泪，充满着对爱
的牺牲精神。她的眼泪，也是对于苦难、压迫与生存
不公的反抗，是柔弱战胜刚强，是爱战胜暴虐的至高
境界。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眼泪故事。屈原的
“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项羽遭遇十面埋
伏，四面楚歌，上演一场霸王别姬的悲剧，“泣数行下，
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杜甫得知官军平定蓟北写就

“初闻涕泪满衣裳”。他们或为忧国忧民而泣，或为个
人命运的悲剧而哭。

但是最让我震撼的，是孔子的眼泪。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

负仗逍遥于门，曰：“赐。如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
歌曰：“太山坏乎！梁柱催乎！哲人萎乎！”因以涕
下。七天之后孔子去世。

孔子的“临终歌哭，涕泗横流”，两千多年前重病
缠身、老泪纵横的那一幕，让人不禁动容。孔子的眼
泪，并不是宣泄自身即将离世的悲苦，而是肉体消失
后信仰与理想传承的忧虑。

孔子临终时饱含着泪水，他痛楚于礼坏乐崩，圣
人绝学无继，克己复礼的事业未能完成，更渴望着短
暂生命信仰的永恒延续。

孔子的哭“着眼于生，不在于死”“着眼于天下，不
在于己”。孔子用眼泪铸就了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
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牺牲品格和深沉信仰。孔
子的眼泪让人懂得，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精神可以
永恒。

孟姜女和孔子的眼泪，前者是民间女子之哭，后
者是至圣先师之泣。

孟姜女是哭心爱丈夫的罹难，哭秦始皇的暴政；
孔子是哭事业未能竟成，哭自己的思想何以传承。他
们的哭泣深藏了彻底的牺牲精神，也因为牺牲，他们
演绎了穿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和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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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达加斯加的密
林深处，阳光透过叶隙
洒在湿润的苔藓上，光
影如碎金般跳动。一只
拉波得氏变色龙缓缓睁
开双眼，它的生命才刚
刚开始。它的世界很
小，却色彩斑斓；它的时
间很短，却注定要绽放
出独特的光芒。

拉波得氏变色龙的
寿命不过短短数月，这
在自然界中几乎是一个
叹息般的瞬间，可它步
伐依旧缓慢，在叶片与
枝桠之间丈量着生命的
宽度。

它的皮肤绿如嫩叶，
褐似枯枝，蓝若晴空，能
够随着环境变换色彩。
但那不是单纯的伪装，而
是它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它的眼睛可以单只独立转动，一只凝视远
方，一只关注近旁，仿佛同时活在过去与未
来。它耐心等待猎物的出现，舌头闪电般弹
出，准确捕获那只毫无察觉的飞虫。

这迅猛的爆发，是它生命最为绽放的一
刻，而在其余时间里，它更像是在沉思风的方
向，叶的脉络，以及阳光如何在午后悄然倾斜。

雨季的森林潮湿而喧闹，蛙鸣与虫声交织
成一首永恒的自然交响曲。拉波得氏变色龙
在这旋律中行走，偶尔停下脚步，似乎在倾听
命运的低语。它并不知晓自己的生命将在哪
个黎明戛然而止，但它依旧用全部的热情，去
拥抱每一个日出与日落。

在繁殖的季节，雄性变色龙会展现最鲜艳
的色彩，仿佛将一生的光与热都倾注在这一
刻。雌性受孕后，会找一处湿润的土壤，小心
地掘坑、产卵，轻轻覆盖。它不会等待幼龙破
壳而出，因为它的生命已接近尾声。它只是静
静地离开，将希望留给自己的孩子。

当秋风掠过森林，它会在某个温暖的午
后，选择一片阳光充足的叶子，安静地闭上双
眼。它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了生命的全部美好。

人类常感叹生命的短暂，而拉波得氏变色
龙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
深度。正如夜空因流星的划过而更加璀璨，生
命也因有限而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无法选择生命的长短，却能决定如何
度过每一天。因为生命，不仅仅是活了多少日
子，更应该是记住了多少值得回忆的日子。每
一天，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回忆。

当我们抱怨时间匆匆，不妨想想那只在密
林中缓慢爬行的变色龙。它没有钟表，没有日
历，却能在有限的时光里，从容地欣赏世界的
每一个细节。它教会我们，放慢脚步，感受今
天，珍惜一切。

人，既要为自己活着，也要为别人活着。
让理想，让信念，让美的观念，沐浴我们的人
生。生命如同一趟列车，终点早已注定，重要
的不是旅程的长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我
们看见风景时的心情。

拉波得氏变色龙用它短暂而绚烂的一生，
诠释了生命原本的意义：分清黑暗与光明，理
解恨与爱，懂得好与坏，知道丑与美，明白失去
与得到，才能充分体现生命的价值。

或许，当我们学会像拉波得氏变色龙一
样，坦然面对有限的生命，珍惜每一个瞬间，我
们的生命也会如它的色彩斑斓，即使短暂，也
足以照亮自己，温暖他人。那么，当我们回首
时，就能微笑着不再抱憾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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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得日光初照之先，其山最早苏醒，也
会最先吸引北宋大文豪苏轼的目光。

生性爱山水的苏轼，对日照一座山的偏爱
是从一座台开始的。

熙宁八年（1075）正月。一场大雪飞舞了
一夜，掩饰不住兴奋的密州知州苏轼凌晨早
起，清扫已经残破不堪的古旧城台，接连吟出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并激情挥毫，写下“试扫
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

这是苏轼在密州任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
的静心观景看山。观的是漫山遍野的雪景，看
的是马耳山状如马耳高高竖立的“两耳”巨石。

在上一年的九月，时年三十九岁的苏轼罢
杭州通判，离开宋仁宗诗赞的“东南第一州”杭
州，赴任他后来赞为“山东第二州”的密州。

这是苏轼第一次做地方主官，十二月三日
到任后，便以“致君尧舜”之壮志，关心民瘼之
情怀，紧锣密鼓地在“带山负海”的“持节之
邦”，主理繁琐的地方行政事务。

苏轼上任后，治蝗灭虫，奏章惩凶，剿匪除
患。一番忙碌，翻过了年的山头，像是跃过了
火熏汗浸的高坎，在喜气蒸腾出一马平川视野
的正月，迎来了他入密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拥
有了就任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休闲与浪漫，
才有闲登台，有心观山。

苏轼在北台第一眼望见的醒目“双尖”，即
《水经注》所载“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海
拔706米的马耳山主峰，它属于现今日照市的
五莲县。

苏轼当年笔下的雪景，分属如今日照市和
潍坊市的诸城市。当时密州的治所在今日诸
城，管辖地相当于现在的诸城、高密、胶州、黄
岛、安丘、莒南和日照全境。

正如明万历年间日照名士厉愿曾言：“照

与密，固同土而共景也”“泽流下邑，海曲桑麻，
百世安堵，皆其遗爱”。苏轼在北台上尽情遥
望的马耳山，寄寓了丰富的情感和迷人的内
涵。

在此台一站，朝此山一望，苏轼打开了在
密州观山、游山、写山、乐山的大门，一颗心也
由此走向了至真至纯的辽阔天地和超然之境。

同年同月，苏轼把南边更远的九仙山也深
情遥望了。他在和诗中对朋友段绎说“南山有
佳色，无人空自奇”，还告知“草木变芬菲”。这
座“南山”，就是他后来盛赞“奇秀不减雁荡”

“今已压京东”的九仙山。

在依次南望了马耳、九仙两山，并分别吟
诗两个月后，熙宁八年三月，苏轼不再耿耿于
怀相比杭州的“城中无山水”，而是拉着州学教
授章传道等人，去攀游东边的距北台约四十里
的卢山，并与章频频作诗唱和。

苏轼不仅向同行晾晒“莫笑吟诗淡生活”
的平常心，而且反复抒发其不受约束的“野
性”，这其中就隐含了萌芽“超然物外”的情愫：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
他渴望如鱼得水的自由。他这匹在“陋

邦”经受风吹雨打的“幼”马，即将被东武神奇
的山水锻造成桀骜不驯的野马。

仿佛，马耳山这匹沉寂已久的山石野马复

活了，而苏轼也似乎想借助卢山之隐而“羽化
成仙”，成为一匹真人版的良驹，好让两马交
心，与另一个我对话。

在卢山纵情放飞心灵时，苏轼有感于秦博
士卢敖“避难此山遂得道”。在探访卢敖洞后，
他纵笔挥写《卢山五咏》，勾画了连屏山水图，
赞美了“无人还自洁”的卢山。

后来，他又在《超然台记》中，提及自己多
次由此山马耳引起看卢山等山，并点明对归隐
东武的卢敖之念：“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
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
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

游卢山，是有据可查的苏轼到密州郡城后
的第一次登山，也是他继北台看马耳山后的又
一次极限自我释放。

苏轼看山及与山相关举动接续上演，每次
都是主角，每次演绎都很精彩。

以现代人的思维想象，苏轼好奇的目光，
简直像是智能摄像头。在向东聚焦卢山后，又
扭转方向，转到颇为钟情的南方，像使用长变
焦，由远拉近，扫描一番马耳山，又聚焦在南边
距北台最近的常山。

这常山可是苏轼的自然观和民俗观的绽
放之地，也是他从政为民情怀的见证之山。

常山因有“常德”而名，也是苏轼常去之
山。在北台深望马耳山一眼后的第四个月开
始，至熙宁九年（1076）九月，有文字记载的就
先后五次到常山，且每次皆写《祭常山祝文》，
而成为历代密州地方官祭常山求雨文献留存
最多的人。

在熙宁八年四月，首次率队祈雨得应，苏
轼还写有《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祭常
山神祝文》等，因相关作品数量多而内容丰富，
被认为密州乃至齐鲁诸山中，常山最受苏轼青
睐。又因他曾言“蝗独不生”“归德于神”，常山
被认为密州境内最具“山灵之光”。

看诸山，看出诸多绝妙之山的缘起，在于
北台南望马耳。

也许，苏轼以其天才之眼与绝世智慧，感
悟了登台看山的玄机与奥妙。后来，他把北台
打造成了超然台，并让“时与登览，放意肆志”
遍观诸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那块并不算大，也貌不惊人的陋台，成了
世人皆知的神奇之台。他所观览的山，也相继
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山”。密州的山水风景线，
自坡仙一望之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蝶变。

回望当初，苏轼于清晨轻扫台上雪，继而
登台，静静远望马耳山的“双尖”，是多么难忘
而富有意义的一瞬。不仅让日照五莲的“双
尖”，有幸成为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山之主峰，
也让这座鲁东南第一高峰，被命名为“苏东坡
的马耳”。

这会让每一位来到日照的人都欣喜异常，
或有循着马耳游遍日照诸山的向往。我在夏
天初次来日照的第一天，满眼是高耸的楼群，
还没看见山的半点影子，就生发了这个念想。

在这个滨海之城，吹过你吹的风，赏过你
赏的月，就有了更多的日思夜想。

①马耳山主峰马耳峰②密州八景之“马耳
腰云”③山水阳光

北台远望：苏轼的马耳山
图文 彭桐

进奏院案是一桩发生在北宋，由官员们公款吃喝
引发的大案，也可以称之为北宋的“饭局门”。

进奏院是宋代集中处理各州镇地方官员奏折的
机构，上呈皇帝，下达地方，从事公文流通之类的工
作。庆历四年（1044）秋，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如约而
至。此时苏舜钦“监进奏院”，也就是担任进奏院的院
长。

进奏院组织的赛神会饭局，参加者有太常博士周
延隽、殿中丞江休复、集贤校理王益柔等十几位官
员。有意思的是，“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
不纳”，即太子的属官李定也想参加这个饭局，但苏舜
钦不让他来。

李定感受到了羞辱，“遂腾谤于都下”。也就是
说，他随即在京城对进奏院的饭局和参加饭局的人肆
意诽谤，大加指责。

那么，苏舜钦为什么要拒绝李定参加这个饭局
呢？

李定是晏殊老婆的隔房堂兄弟，苏舜钦则与欧阳
修关系密切，志同道合。欧阳修写过一首长诗《晏太
尉西园贺雪歌》，前半段说奸邪用事，瘟疫横行，最后
一句则是“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讽刺、
挖苦晏殊之意溢于言表。

而在范仲淹“庆历新政”变法时，晏殊是守旧派，
欧阳修则是改革派。两人师生交恶，欧阳修甚至还说
晏殊“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就是因为双
方三观不同，苏舜钦才严词拒绝了晏殊的隔房小舅子
李定参加饭局。

很快，守旧派的御史中丞王拱辰便知道了这件
事。他了解到，集贤校理王益柔在饭局上作诗《傲歌》
云：“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圣驱为奴。”于是上奏宋
仁宗弹劾苏舜钦等人，其罪状主要有：抵完先圣，冒犯
了先贤圣人；监主自盗，苏舜钦将进奏院中的废旧纸
张卖掉换钱，并用这些钱组织了这场饭局；另外，还有
召妓取乐等情形。

北宋时期，这些罪状每一条都是重罪。例如“监
主自盗”，比一般的盗窃行为罪加二等；而“抵完先圣”
更严重，王拱辰说：“益柔作《傲歌》，罪当诛。”事到如
今，这件饭局案的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党争痕迹。

果不其然，改革派的枢密院副使韩琦站了出来。
他对宋仁宗说：“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而攻
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大
意是说，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别有用心。

作为“庆历新政”最大的后台老板，宋仁宗也意识
到，这已经不是请客吃饭的事了，而是一场你死我活
的斗争。于是，从轻发落涉案官员。作《傲歌》的王益
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为州的税务官；苏舜钦

“除名勒停”，也就是开除公职……王拱辰则兴高采烈
地到处炫耀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进奏院案后，“庆历新政”的主力军范仲淹、韩琦、
富弼等“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也就
是说，此案间接导致了范仲淹轰轰烈烈的改革草草收
场。而苏舜钦则跑到了苏州，买地筑沧浪亭自居。此
举被称为北宋文人的“诗与远方”，而欧阳修的两句千
古绝唱“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更使“沧
浪亭”名声大振。

北宋“饭局门”：进奏院案
流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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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热浪如无形之网，密布天地。此
时，“入清凉境，生欢喜心”八字如清泉沁脾。
此清凉非避暑之术，此欢喜亦非浮世浅笑，乃
是身离尘嚣，心超物累之真境。

魏晋高士携酒寻幽林深涧，左思《招隐
诗》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幽涧之淙
淙胜丝竹靡靡，山风的自然清凉胜过人工扇
摇。更有唐时“自雨亭”，水激轮转，飞流四
注，檐溜如瀑，暑气顿消。然此皆外物所借之
力，终非心灵安顿处。

真正的清凉，源于心静。《定真玉箓》云：
“常当晏居，静处思真，安身定气。”白居易消
暑诗曰：“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静室空
心，方是驱热根本。《维摩诘经》言：“心净则佛
土净。”此清凉境岂非心造？摇扇亦成风，静
坐亦生凉，息心即是避暑，无求自得清凉。

今日之人，徒恃空调冷气，身虽处清凉之
境，心却未脱尘嚣纷扰：冷气吹拂之下，仍被

功名所驱，为俗务所役，心焦神灼。此身凉而
心热之态，恰如《菜根谭》所言：“热不必除，而
除此热恼，身常在清凉台上。”

王维《山居秋暝》描绘的正是此境：“空山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雨后的山林宁静，明月透过松枝洒下斑
驳光影，清泉在石上叮咚流淌，如交响乐般心
旷神怡。四十岁后的王维淡出官场，隐居终
南山，方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任
凭春华已逝，秋景足令人流连。

尘世浮华，但总有一处安放灵魂，不必寻
找，只要让心安静，在最高的心之山顶眺望，
看而不言，拈花之间莲绽放。

修心至最高境界，便会身心俱忘，到清凉
之境，自由之境，心无一物，了无尘埃。正如
叔本华所言：“生命就是一团欲望，得不到就
痛苦，得到了就无聊。”智者看透本质，主动跳
脱——入得清凉境，方得内心长久欢愉。

东坡于酷热道中忽悟：“此间有甚么歇不
得处？”烦恼顿消，酷暑亦化林下清风——此
真是“歇心”之妙谛。心若得歇，则无处非清
凉境；意若得安，则无时不生欢喜心。

捻一缕清风，把忧伤摊开，让心带着芳草
的绿意，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掬一杯淡茶，品
心灵温度，将心放逐，在微笑中淡然。

陌上流年，且吟且行，不去在意纷扰，不
去忧虑明日，放下一切执念，素心如简，待莲
花开尽后，便是清欢。

入清凉境
杨福成


